
为销量“傍品牌”

日前，记者在拼多多搜索“暴龙眼镜”

时，发现多款山寨商品。一副正品的暴龙

眼镜至少也要300多元，但通过打擦边球，

标成“暴龙旗下”等高度相似的商标或商品

名时，最低仅需14.4元便可包邮到家。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找到了一

则正牌“暴龙眼镜”维权的案例。2017年

4月，拼多多平台上一家叫“风月无边”的

网店被诉至上海黄浦区法院。

该店的一款“时尚暴龙太阳眼镜”，售

价仅90元。暴龙眼镜的委托代理人洪继

杰在网上买了一副，到货后，他发现产品说

明书、购物小票上均有暴龙眼镜的“BO-

LON”标识，镜盒、镜布也标有“BOLON”

商标，唯独镜腿上没有防伪码。

暴龙眼镜随后以侵犯商标权为由，向

法院起诉“风月无边”，并把拼多多也列为

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终，一

审法院判决“风月无边”赔偿暴龙眼镜经济

损失24000元，但由于暴龙眼镜起诉前商

品已下架，法院认定拼多多尽到合理义务，

因此无需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极其相似的商标，消费者一个不

留神就会看错，以为是暴龙品牌的眼镜。

店家若是故意为之，就涉嫌侵犯商标权。”

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主任郑一

峰说。

网上盗图拿来就用

除了“傍大牌”现象，记者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还查阅到了拼多多上的另一种侵

权形式。

2017年3月，杭州叠彩服饰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黄建东在逛拼多多时，发现自家

网店“黑色旋律”上的照片，被拼多多上一

家“心心想衣”的店给盗用了，照片共7张，

都是2016年4月他花了好几千元请专业

摄影师和模特拍的。

黄建东将“心心想衣”和拼多多告上了

上海黄浦区法院，要求店铺删除侵权的7

张照片，并赔偿相关损失。拼多多称，店铺

3月接到投诉后，已下架了相关产品。然

而5月再次搜索时，黄建东又看到其中6

张照片，赫然在“心心想衣”的店铺内。

此案法院认定，拼多多没有在第一时

间作出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行为，即使

操作上有些困难，但并不能以此为借口拒

绝停止侵权行为，因此判决拼多多对损害

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最终，“心心想

衣”和拼多多共同承担赔偿15000元。

关于侵权照片的赔偿问题，郑一峰表

示，一般法院在判决时，会综合考虑涉案图

片的类型及美誉程度和创作难度、侵权作

品的使用方法、持续使用时间、被告的主观

过错等，酌情确定相应的损失。

平台不及时制止售假
会承担连带责任

“售假产品的第一责任人是生产者或

销售者，平台只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主

要提供技术服务，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

郑一峰说道，“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处罚，

侵权责任法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

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商家确实为售假侵权后，平台

有一定责任，需要在第一时间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那

么损害的扩大部分将承担连带责任。”

“拼多多对外声称会致力于打假，但其

应让消费者看到态度。目前，全民声讨拼

多多，更多是因为在已有侵权案件中，它并

没有很好地履行承诺。”郑一峰说，“这也要

求电商平台，必须花费相当大的成本和技

术去满足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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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嫌疑人难以追踪？

据钱军民透露，今年1至7月，柯桥区

发生的通讯网络诈骗案就占了刑事案件发

案总量的一半。

他说，通讯网络诈骗跟传统案件有很

大不同，被害人跟嫌疑人基本没有实际接

触，这就使得案件侦查特别困难。嫌疑人

用的电话号码、银行卡账户基本都是买来

的，很可能等钱一到手就立刻处理掉了。

警方根据电话、银行卡来搜寻联系人，成功

的几率微乎其微。

而且，被害人打出去的钱，想要通过银

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去跟踪，难度也非常

大。“就拿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说吧，就像是

一个蓄水池，钱打进去再从那里流往别处，

平台本身是没有办法一笔一笔查清楚的。”

钱军民打比方说。

而且，在通讯网络诈骗案件中，嫌疑人

通常都是跨区域作案，即使找到了破案的

线索，民警也要到全国各地区进行侦查和

抓捕，破案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也因如

此，反诈中队在警队内部有个绰号，叫“飞

行大队”。不过，因为经费有限，说是“飞行

大队”，其实多是“贴地”的。队里的5个

人，每年有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火车、

公交加共享单车上，奔走办案。

为啥锁定了人却很难抓到？

今年6月份，在一起跨省通讯网络诈

骗案中，钱军民他们在抓捕过程中吃了不

少苦头。

通过侦查，反诈中队将目标锁定在了

广西某镇，并由钱军民带领5人小组前去

实施抓捕。然而，车到了村口，怎么进去抓

人却让他们犯了难。

那里交通不便，村子比较封闭，村民

对外来人员极为警惕。钱军民特地换了

一身跟当地人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装作

发传单的进村去侦查，可还是被人看出

来了。他们只好在村口蹲守，一连等了

十多天，才抓住了一名外出的嫌疑人。

然而，审讯后民警发现，此人只是个取钱

的小角色。

7月15日，钱军民带人二次前往，终

于在7月26日，将2名躲藏在山里的主要

嫌疑人抓捕归案。

“这种情况在办案过程中是很常见

的。”钱军民说，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想

说明，由于通讯网络诈骗案的主要特点就

是线上作案，仅靠几部手机、几台笔记本电

脑、一根网线就能实施作案，嫌疑人根本就

不需要露面，因此警方很难掌握他们的具

体行踪。这些家伙可以将自己藏得极其隐

蔽，如藏匿于偏僻的小山村、城市的出租房

等等，要把他们找出来非常难。而且不少

诈骗团伙都具备相当的反侦查意识，甚至

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自己的眼线，一有风

吹草动，就逃之夭夭。对警方来说，抓捕的

难度可想而知。

最难的部分是追赃

钱军民介绍，嫌疑人在诈骗得手后，通

常都会将钱迅速转移。他们一般都会通过

多级银行卡来躲避追查。钱打到一级卡中

后，会迅速被转移到几十张二级卡中，然后

再转移到上百张三级卡中。如此一来，即

便是上百万元的巨额资金，最后也都会被

化整为零取走。钱一但变成现金再想追

回，那就难了。如果不能在案发伊始就及

时冻结被骗资金，等到事后再去一笔笔追

查，难度会非常大。

他说，以上手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有

些嫌疑人会将一级卡里的钱，直接打入第

三方支付平台，再从平台转入到银行卡里，

或者直接通过网店购买商品再转手卖出的

方式进行套现。

而从事诈骗的人一般都没有什么正经

工作，钱到手之后基本会挥霍掉。被抓时

身上也剩不下什么钱了。有的诈骗团伙甚

至把赃款都转移到了境外，给警方追赃带

来极大的障碍。

因此，民警提醒大家，与其把希望寄托

于被骗之后通过警方破案来追回损失，不

如在平时就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生活中

尽量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点击陌

生链接，转账时应与当事人进行确认。最

重要一点，切莫贪心，牢记天上不会掉

馅饼。

破一起通讯网络诈骗案有多难？
民警解读破案难点，提醒大家“捂好荷包”

本报记者 王乃昭 通讯员 谢敏敏

“破一起通讯网络诈骗案有那么难吗？通过电话号码或者资金流向追踪

定位嫌疑人，冻结他的银行卡，抓到他把我的钱还给我不就行了？”

在许多人看来，侦破一起通讯网络诈骗案，仿佛是办案民警在办公室里动

动手指头就可以解决的事。“事实上并非如此，大家通常都把这个问题想得太

简单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钱军民这样说。兼任分局反通讯网络诈骗中队中队长的他，结合工作实践，解

读了侦破通讯网络诈骗案背后的难点与挑战。

傍名牌、盗原图……

拼多多上的“山寨”引来官司不断
律师：平台打假要让消费者看到

见习记者 潘旭萍

“穿一双10元的adidos，手拿VJVJ手机，再买包康帅傅红烧牛肉面，接

着来瓶氪乐，都很便宜，还能包邮到家。”这是近期网友对拼多多山寨商品的戏

谑和调侃。

记者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因涉嫌侵犯著作权、商标权或者合同纠

纷，拼多多已经做了100多次被告。对此，拼多多最多的回应是，“自身技术没

有完善”“对海量信息无能为力”“平台已尽到相关义务”。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牵头召开行政约谈会，要求拼多多平

台经营者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平台经营者及商品的管理和审核。

律师认为，平台打假应该让消费者看到，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那么损害的

扩大部分，其将承担连带责任。


